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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前往英國皇家邱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植物標本館比對、鑑定及拍照一些臺灣古老植物標本，主要在蒐集臺灣原生植物之模式標本，及蒐集臺灣相關植物原始發表文獻之古籍、期刊、圖書等影像。希望藉由蒐集模式標本之資訊能夠：1. 建立臺灣原生植物之模式標本影像資料庫；2. 重建1896年A. Henry所發表臺灣植物名錄中的植物標本影像，以期瞭解及比對現今植物物種之變遷。

在邱植物園中除了拍攝植物標本影像外，現場活體、展覽之呈現及物種之影像一併蒐藏之，並索取相關資料以供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參考。
關鍵詞

英國皇家邱植物園，臺灣，模式標本，原始發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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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 目的

主要執行95年教育部派員出國計畫，工作內容及此行目的主要在植物標本比對、臺灣模式標本尋找及古老文獻蒐集等。由於臺灣早期植物調查，在日人接收臺灣之前主要是西洋人採集，其標本也主要存於歐洲各大標本館（美國主要在哈佛大學及紐約植物園標本館），而其所列出的名錄，為其後日人及我們所引用，故臺灣原生植物名稱正確與否，自然和早期所採集之植物有關；若要確認之則非前往歐洲大標本館比對標本不為功。英國皇家邱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是目前最具規模、蒐藏量最大的三大標本館之一（另外二者為俄羅斯聖彼得堡科馬洛夫植物研究所標本館及巴黎自然史博物館植物標本館），由於較近且語言可通所以首先前往。
2、 過程與心得
10月21日：由於此行搭乘中華航空公司的班機前往英國，而華航沒有直飛倫敦班機在歐洲一些城市轉機；本次搭乘的CI 061為深夜23：10前往德國法蘭克福。

10月22日：清晨7：35才抵達，再轉9：30的德航前往英國，結果因倫敦機場太過擁擠，飛機遲了半個多小時才抵達倫敦西斯洛機場。出境、取行李、轉車等等，到邱園附近的住處時已將近11點了(德國與英國時差一個小時)。

10月23日：早上約9：00到邱園，由茜草科專家Aaron Davis博士接待，經我要求先安排我去錦葵科部門，由Tivvy小姐負責告知我所要比對查詢的標本位置，經我要求，她先帶我去看Walliche的目錄（Walliche’s Catologe）。這些標本（nos. 1913-1915, 1920-1926）的查對、記錄、拍照（在標本館B翼有一組翻拍架，標本要拍照都必須拿到該處），就已經到中午1點鐘了；餐後繼續查對、記錄錦葵科植物標本，單單只有木僅屬（Hibiscus）植物就已經讓我工作到快6點，才離開標本館。
10月24日：早上9：00到邱園，直接前往A翼（Wing A）的工作區看標本。今天還是繼續昨天未完成木槿屬的木芙蓉（H. multibilus L.）及山芙蓉（H. taiwanensis S.Y. Hu）標本的比對。檢視比對日本、大陸及印度地區的標本，完成後到位在B翼頂樓的Tea Room用餐；午餐後由於天氣轉晴，故帶著相機到植物園取景，約3點才又回到標本館。由於邱園圖書館（first floor, Wing D）的藏書在世界也是著名，所以趕在5點關門前先去查一些古老文獻及資料。將採自臺灣的標本及一些特殊的標本拿去拍照，6點結束工作離開邱園。

10月25日：早上仍是雨天，除了昨天午後放晴外，已經下三天的雨了。也是9：00到標本館，先將山芙蓉及木芙蓉的標本放回去，再拿同屬植物刺芙蓉（Hibiscus surattensis L.）、木槿（H. syriacus L.）及黃槿（H. tiliaceus L.）的標本來檢視，選取採自臺灣及鄰近地區一些標本來拍照。今天離開標本館前，只夠時間將香葵屬（Abelmoschus）植物標本放到桌上。下午去倫敦臺灣再英代表處去拜訪林俊義代表，他是我大學時候的老師，那時他也是系主任。閑聊了一些以前大學的事情、博物館一些同仁的近況及臺灣英國生活的比較，約一個小時候才告辭。

10月26日：英國的氣象預報是蠻準的，這場雨將一直要下到今天，明天天氣才會放晴！。9：00到達標本館開始比對香葵屬的植物標本。由於變異頗大，原本只想檢視臺灣及菲律賓地區標本，最後還是將中國地區、新幾內亞等地的標本取來比對；午後花了幾個小時在圖書館查資料及拍照古籍（Linn Collection處的書籍是不許影印，但可以『不閃燈』情況下拍照）。今天將香葵屬植物處理告一段落，明天將進入本屬植物及其他屬植物的檢視與拍照，也預計明天要結束錦葵科植物的觀察。
10月27日：今天天氣轉晴，可是溫度還是只有15度以下。9：00到達標本館，開始拿錦葵科其他屬植物之標本，主要是依據Henry在1896年所發表的植物名錄為找尋對象，共包括有莔麻屬（Abutilon）、賽葵屬（Malvastrum）、金午時花屬（Sida）及野棉花屬（Urena）等共9種植物。要找尋Henry list上的植物還真是大工程，因為經過一百多年後，一些學名已經被變更或其名錄上的物種是錯誤鑑定，而也被正確鑑定到其他種類，所以必須一種一種去翻查，找到以後又必須確認是否為其名錄上的種類。不過今天總算將錦葵科植物告一段落，下週將查一些棕櫚科的模式標本、毛茛科、紫茉莉科及一些茜草科標本。

10月28日：早上和同在邱園工作的曾博士一道前往園區，曾博士是大陸中科院華南植物園的研究人員，目前在邱園植物園或園藝部門工作，將在邱園待上一年，所以他有識別證，週末仍方便進出該部門的「保育溫室」，而該溫室是我以前從沒去過之處，所以要求他帶我去拍照；我是在標本館工作，就算平日可能也不易進出那些地區。約9：00我們先到也是不對外開放的「苗圃溫室」，該處植物主要提供園區展覽、草花佈置及高山植物溫室種源，平常也不容易進去，跟著曾博士倒是方便進出及拍照。我們早上主要在「禾草園」（Grass Garden）、Duke’s Garden及「高山植物園」（Alpine House）拍照，邱園不但物種蒐藏豐富，展示手法也成熟，讓整個園區在造型獨特的溫室內精采呈現。中午回到曾博士辦公室用餐；飯後便開始在「保育溫室」拍照。由於今天雲層很低，雖然沒下雨但也一直沒有太陽，光線並不好。「保育溫室」共分成大小不同的19間溫室，包括熱帶、亞熱帶、溫帶、乾旱地區、蘭科植物、多肉及仙人掌、天南星、鳳梨、食蟲植物等等，時間真得是不夠，只能挑選一些有興趣的進去拍照，例如蘭科植物、天南星科植物、乾旱地區植物、多肉及仙人掌類植物等，一直到看不到（溫室內多數沒燈）我們才離開。晚上處理早上園區所拍攝的影像。
10月29日：由於今天零時起英國結束夏令時間，也就是說今天將會多一個小時！昨晚忘記調整時間，所以8點多就被陽光照醒，吃完早餐後將時間調整，也才是「實際上」的8點多，9點不到我們就已經進入植物園了。由於園區尚未正式開門，冷冷清清頗適合照相，再加上陽光普照，決定今天先以園區為主，中參後才再進入「保育溫室」去補昨天沒照好的物種。我們先沿著步道到「維多利亞大門」，這時候才知道今天紀念品中心到10點才開門。沿途找一些古蹟、古建築並進入「瑪莉安畫廊」（Marianne North Gallery）、「七層塔」（Pagoda）、「日本園」，在沿著「冬青步道」（Holy Walk）走回曾博士的辦公室，吃過中餐已經快13：30了。在「保育溫室」補照一些蘭花後便直接前往「溫帶植物館」（Temperate House）及「植物演化溫室」（Evolution House）。因為今天時間延後一小時，所以才4點鐘天就開始轉暗，遊客也紛紛離去。我們還是沿著湖拍照，約5點快半才離開，此時天已經全黑，因為那是平時的6點半。晚上處理昨天部分及早上園區所拍攝的影像。
10月30日：今天天氣陰陰的，可是溫度並不很低仍在15度以上。9：00到達標本館，開始鑑定、記錄已放在桌上的毛茛科標本，主要是鐵線蓮屬（Clematis）及毛茛屬（Ranunculus）植物；剛到標本館時就已經請Tivvy幫我連絡明天前往大英自然史博物館（British Natural History Museum，國際植物標本館代號縮寫為BM）查對標本一事，接近中午時分Tivvy就已取得對方回音（明天將直接去找Roy Vickry先生）及告知她我今天也想看棕櫚科標本，於是她就帶我去找該科的負責人員（由於棕櫚科植物為邱園的重點蒐藏，特別成立『棕櫚研究室』，而欲查閱該科植物標本，必須由該實驗室的人員接待處理）。午餐後先去圖書館申請複印Plantae Wilsonianae的部份資料，該書主要記錄美人E.H. Wilson在上個世紀初，於中國地區（包括臺灣）、日本及韓國採集的資料及一些新種的發表，對臺灣分類學的研究該部書（共三大本）是非常重要，由於邱園是不可能全本複印，故選擇一些科別要求複印，不過第三卷第三冊（最後一輯）的學名索引我倒是要求全印下（共二百多頁），希望他們能夠同意。離開圖書館時已經3點多，直接去棕櫚標本室鑑定、記錄，順利找到我要比對的省藤屬（Calamus）植物。本科植物的觀察主要是因為有國外學者處理台灣之本屬植物，將常見的『水藤』合併到台灣黃藤之下，而新命名一個新種：土藤（C. beccarii A. Henderson），而其參考及決定的模式標本，有許多是在邱園。有關臺灣的省藤屬植物不過才十多份標本（臺灣有4個種），Henry名錄上就包括4、5份，剩下的還有3、4份是模式標本，所以幾乎全部都要記錄及拍照。不過今天單單照完毛茛科標本就已經快6點了，所以棕櫚科植物只好等到週三再來拍照。晚上處理早上在標本館所拍攝的影像。

10月31日：今天天氣轉晴，可是刮風且溫度已經降到13度以下。9：30離開住處前往大英自然史博物館；幾乎花了我整整一個小時才到達South Kensington站，也是前往大英自然史博物館的主要地鐵站。幾乎準時（10：30）到達大英自然史博物館，入館免費，可是基於安全理由有安檢人員在門口檢查隨身行李。和Roy Vickry先生聯絡後才進到植物標本館（BM）。將欲比對的名錄交給他，主要是錦葵科及紫茉莉科的植物。Roy 非常熱心，一般標本館的人員是帶你到該區或該科植物標本前便「放牛吃草」，他卻是幫我一份一份的模式標本找出來，而其中有幾份標本是我由期刊上超下來，他還特地去將該期刊找來一起研究，到底是何種植物。不過在BM拍照就沒有像邱園有翻拍架（現場沒有），所以只能將標本放在椅子上在墊著腳拍。今天看到一些名列在Hort. Cliff.的古老標本及找到一些列在Henry名錄上的標本，不過幾乎全是屬於錦葵科植物。由於天黑的早，所以在16：30就必須離開BM。晚上仍是處理早上在標本館所拍攝的影像。

11月01日：早上9點抵達邱園標本館，先去將棕櫚科植物般去B翼照相，一直到中午才暫告一段落。午餐後直接到圖書館去查閱棕櫚科植物的資料，有許多是『林奈收藏品』不能影印，只好找到該期刊後一頁一頁拍照。三點多回到工作處找Aaron Davis博士，告知我要查看茜草科植物的玉葉金花屬（Mussaenda）標本。今天也是6點多才離開邱園，而今天難得在下班前的工作是紀錄、比對標本，而不是在B翼翻拍架處翻拍植物標本處。
11月02日：早上繼續分類玉葉金花屬中的：M. erosa、M. macrophylla、M. parviflora及M. pubescens，其中除了M. macrophylla因為花朵大、葉子巨大容易區別外，其餘3種都有些類似，而台灣只有最後二種，香港則是第一及最後一種。看完胡秀英博士香港採的M. pubescens及M. erosa後，我是被搞得很混亂。Mussaenda macrophylla模式標本採自印度，除了將模式標本作一詳實的紀錄外，同時也比對了一些採自印度、錫金、泥泊爾、菲律賓等中南半島地區的標本。午後去了一趟圖書館，果然他們不同意我連續影印那麼多頁，三本書都有，故刪掉一些後，他們同意我明天去拿影印的資料。由於今天Martin Cheek博士將工作到8點，所以我們也可以留在標本館久一點。今天是7點多才離開標本館。
11月03日：今天是週五也是我在標本館工作的最後一天，明天一早將返回台灣，真是很高興。早上仍是9點到標本館開始一天的工作，先選出一批採自香港Mussaenda erosa要拍照的標本，在前往圖書館查詢玉葉金花屬那幾種的原始發表文獻及模式標本放置所在標本館，並將文獻、書籍翻拍下來；在前往地下室標本館選取紫茉莉科黃細心屬（Boerhavia）的標本。由於植物園區還有些植物還沒拍照，故午餐後就拿著相機到植物園，預計4點前返回標本館及圖書館。植物園主要想補齊「威爾斯王妃館」（Princess of Wales Conservatory）、「棕櫚植物館」（Palm House）及「溫帶植物館」的一些景象及植物。原本去年八月來邱園時，在「威爾斯王妃館」有照到「巨型魔芋」（Amorphophallus titanum Becc.）的果實，現在他們主要以活體植物來呈現。「棕櫚植物館」位在湖旁邊，現在邱園正在做『新英格蘭暨豐收祭』的展覽，包括「威爾斯王妃館」及「棕櫚植物館」前的湖，幾乎整個湖面全佈滿了「越橘」（Cranberry）的成熟果實，一區一塊將湖面轉的紅紅的。「棕櫚植物館」濕度太大，造成我的眼鏡及相機鏡頭的霧氣，所以放棄在這間溫室取景。繼續到「溫帶植物館」去拍照，本溫室包括南翼（South side）及北翼（North side）分別呈現非洲植物區及亞洲植物區，中央部分則包括美洲植物區、澳洲植物區、島嶼植物區等等。還好現在為調整時間天色暗得較早，4點天色就開始轉暗了，正好提醒我該回標本館了。先去標本館取回影印的資料，將近一百頁約34英鎊（約和新台幣：2,140元）！回到標本館繼續比對、紀錄黃細心屬植物標本，並篩選欲拍照的標本；又再度前往Walliche’s Catologe處拿出黃細心屬及玉葉金花屬植物標本，才一併拍照。今天是最後一天，標本必須拍完、歸位，桌子必須收拾整齊等等，離開標本館時已將近7點。晚上收拾行李後繼續整理白天在植物園的影像。
11月04日：早上5點離開住處前往西斯洛機場，搭乘7：05得行前往法蘭克福轉機，結果因為法蘭克福機場大霧，飛機延遲至近8點才飛；抵達法蘭克福機場後完全沒有指引，地勤人員也不多，所以當我東問西問、東轉車西轉車抵達華航櫃臺時，離起飛時間（10：40）只剩15分鐘。雖然最後順利搭上飛機，但櫃臺人員直接告知我交運的行李將不會隨我到臺灣，請我抵達時再向華航地勤人員詢問。

11月05日：飛機於臺灣早上6點30分抵達中正機場，由於旅客不多所以順利進關，果然行李沒來！辦好一切手續後，被告知行李應該於明天午後可送至台中住處。

（交運的行李果然在週一中午平安送至家中。）

3、 建議
將近兩週的標本館工作，只能儘量蒐集與自己研究相關類群的標本、臺灣原生植物相關的模式標本、重要標本及相關文獻（許多文獻遠達18世紀），只能說時間是完全不夠的。例如第一天拍攝Walliche的標本，才25份標本，就花了我4-5個小時，主要是所觀察標本的特徵是必須仔細比對、記錄，否則所帶回的影像就只是影像，無法更深入研究。

臺灣早期（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植物標本散失在海外的還太多，若臺灣要真正建立完整且正確的本土原生植物資料，這些散失海外的標本是非常重要；又由於百年來臺灣物種名稱曾被變動過，所以以前用的學名現在不一定使用，或別的學者已經處理成其他的名字（學名），這都還得分類學者前往比對確認。例如此次所查詢Henry名錄上的標本約27種，其中就有7種名字已經更改，必須在其他的分類群裡才找的著。另外與臺灣植物相關的原始發表文獻，許多都是18、19世紀的期刊或書籍，而這些臺灣除了日籍學者發表的文獻圖書外，其他多是缺如，所以找到這些文獻、期刊（包含確認年代、頁數等等）在將之複印或翻拍下來，也是非常費工、費時。由於國外圖書館往往不同意整本複印，加上該些書籍又借不出圖書館，或是書籍年代久遠（18世紀或林奈收藏）、書籍『巨大』（例如此行找到的棕櫚科文獻：Martius（1840）長寬各達70公分及45公分）等，圖書館方面都不同意複印，所以必須親自前往翻拍。更重要的是：要有專業人員前往，否則學名弄不清楚、物種判斷不出、分類群名稱變革不清楚、期刊、圖書不知如何查詢等，徒費時間在寶庫中而無法取寶，那就才真是遺憾。

十分強烈建議：編列專案或計畫有系統地將此些散失海外的早期臺灣植物標本及臺灣原生植物之模式標本，標本無法交換回來至少影像可以存在臺灣；與臺灣植物相關之原始發表文獻之影印或數位化影像存於臺灣，如此我們才可以真正是瞭解臺灣有什麼？臺灣哪些植物名稱尚有疑慮，及還有哪些物種其實是新種而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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